
冰点周刊2022年 1月 12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秦珍子

Tel：010-64098355 7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一接到邻居的通知，梁炎平就开始往

家赶。

这个 62岁的湖北人在西安打工，租住
在南三环附近的南里王村。2021年 12月
21日，他和工友出门干了半天活儿，下午
3点多，邻居打来电话说，“要封村了”。
梁炎平是搞装修的，业主家所在的中

环国际小区，离南里王村只有 4公里。他
骑电动车，路上已经看到村子被绿色铁皮

围挡住。抵达村口后，他被执勤的民警告

知，“村子不让进，也不让出。你从哪儿

来，就回哪儿去”。

这一天是冬至，截至 24时，西安市
共划定了封控区 229个，管控区 76个，封
控 16万人，管控 68.5万人。
梁炎平和工友没处可去，不得不返回

工作地点。那是一套新房，刚整完地面和

墙面，没有暖气、热水、灶具或任何家

具。装修公司征得业主同意，给他们送来

4条被子。
第二天， 12 月 22 日，西安发布通

知，23日 0时起，“全市小区（村）、单位
实行封闭式管理”。通知发布的当天，大

量市民涌入超市、便利店抢购食品。

和梁炎平一样，很多人暂时无法回家

了。吃饭这件小事，成了最大的事。在西

安美术学院附近，一家小厨房开始给滞留

的考研学生送饭。在西安红会医院，医护

人员组织起来，把饭送到无法出院的患者

病房。蔬菜供应紧张的时候，不少小区组织

了物资交换群，“土豆挂在门把手上，等会

儿再开门时，变成了两个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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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作决定的那个时刻，梁炎平说：

“要是回来晚了，这边再一封，我们不就睡

在马路上了。”

他在西安工作了 26年，没有其他落
脚点。工作的场所，成了他和工友临时的

依靠。

梁炎平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对疫情

的估计太乐观了。此前几天，他曾听说村里

有了确诊病例，防疫人员穿着防护服，上了

村子里的一户人家的门。他也曾目睹，那家

人所在的巷子竖起了围挡，不允许进出。但

在当时，这些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我们

该扫码扫码，该干活儿干活儿”。

他没更详细了解的情况是，12月 19
日，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通报称，南里王村一位 24岁的女性确诊
新冠肺炎，21日，和她同楼居住的一位
30岁男性也被通报确诊，南里王村升级
为中风险地区。

梁炎平记得，他们住进中环国际小区

时，小区里便利店商品还比较齐全，“方便

面、面包、火腿肠、鹌鹑蛋、鸡腿、鸭腿都还

有”。到了 22日，他发现周围已经很难找到
营业的餐馆。装修公司经理跑了好几个地

方，给他们带了饭菜，“晚上他说，我也出不

来了，我们只能各管各的”。

中环国际小区很快也进入封闭状态，

“可以上下楼，不能出小区”，梁炎平开始了

隔离生活。屋里地面冰冷，他和工友把装修

用的木工板抬进朝南的主卧，铺上公司送

来的被子，搭了个简易的地铺。

这不是梁炎平第一次经历隔离的生

活。2020年春节，他回湖北天门老家过年，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居家隔离。和那次相比，

这一次他少了很多焦虑。让梁炎平苦恼的

是，由于小区封闭仓促，他们没有携带生活

用品和换洗衣物，“身上都要臭了”。

主卧有 15 平方米，有大大的落地
窗。梁炎平每天会从这里往下看。刚开

始，他还能看到路上有私家车和公交车，

渐渐地，路上既没有车也没有人了，“干

净得很”。外卖也都停了，“送不进来，下

了单马上就取消了”。

吃饭，成了他的头等大事。

2022年元旦前，一条抖音短视频在关
心西安疫情的人群中传递。画面中有几个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羞涩地解释，自己来考

西安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暂时走不了，没饭

吃了。拍摄画面者是位女性，在视频中，她热

情地表示，来我们这里吃吧，每天都可以来。

那位女性是西安德善厨房的一位工作

人员。这家公益厨房地处陕西省肿瘤医院

和西安交大一附院附近，平日里有需要的

病患家属可以来做饭，“炒一个菜 2元，
米饭 1元管饱”。
本轮疫情管控升级后，德善厨房的发

起人许凯想，很多外地患者和家属租住在

医院附近的城中村里，不少房屋没有灶

具、炊具，“他们更需要那顿饭”。

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西安美院也在附

近，城中村里还生活着另一个群体——考

研学生。

许凯曾经学过画画，他看到自己的一

位美术老师发出求助信息，有考美院的学

生滞留西安，封在城中村里，没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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惦记着“让他们吃上饭”，许凯的德善

厨房“火力全开”了。志愿者每天准备 1000
多份热饭，免费送给支援西安的救护车

队、负责社区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附近

城中村里滞留的外地就医者和考研学生，

大厨来自一家五星级酒店。大锅里，翻腾

着面片、蔬菜、肉丸子和热汤，许凯的合

伙人开车送饭，他则每天两次，拎着几十

份烩面、麻食（一种西安面食）等走路送

到城中村里。

送饭时他了解到，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有陕北的，也有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河南郑

州的、河北石家庄的。他还认识了一位乳腺

癌患者，这位女士在吃到他送来的饭之前，

已经吃了十几天方便面。

——红烧牛肉、麻辣牛肉、西红柿炖牛

肉⋯⋯这些硬菜的名称后加一个“面”字，正

是梁炎平和工友的口粮。屋里只有一只电水

壶，没有炊具和餐具，梁炎平和工友买了 3箱
桶装方便面，一开始还能换着口味吃。

后来，小区的便利店里，方便面也没有

了，物业卖给他们一箱。“我还想弄一点咸

菜、榨菜，都没了，看见有一袋酸豆角就赶

紧拿上。”梁炎平回忆。

截至发稿，梁炎平和工友已经吃了 60
多桶方便面。他们想尽办法吃出不一样的

滋味，比如这顿不放香料，下顿不放油包，

再下一顿不放盐包，“调料少一种口味就有

差别”。因为没吃蔬菜，梁炎平 20多天只有
几次大便。

他和工友找到小区物业寻求帮助，经

理告诉他，“有什么困难尽量找我们”。他的

第一个请求就是想吃点别的。有时核酸采

样时间长，物业会给防疫人员订饭。元旦那

天，经理也帮他们多订了一份。那是一份炒

米饭，梁炎平“风卷残云”地吃完了。

“一份香肠丁炒饭，配菜是蒜苗和洋

葱。”梁炎平把那份炒饭记得清清楚楚，

“我是湖北人，确实好久没吃米饭了，实

在受不了。”

那天和妻子视频通话时，他“报喜”：

“我今天终于吃上米饭了，特别香，你们别

担心。”一个多月前，妻子回了湖北老家，担

心他过得不好，每天要打视频电话看他。20
多天过去，他花白的胡子已经长过了领口。

梁炎平看新闻发现，吃饭问题不光是

他自己的问题，城市实行封闭管控后，很多

居民家都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后来，各个

社区开始配送粮油和蔬菜水果。他每天透

过窗户看，小区今天有没有人送进来物资，

送的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用

得上的。他记得，2021年 12月 28日，有车
拉着蔬菜进小区，“萝卜、白菜还有好几个

馍，99元一袋”。元旦那天，政府送来免费
菜，小区居民每户凭卡领一袋，“有萝卜、白

菜，还有青菜，必须得弄熟，我们就没要”。

梁炎平每天都和同住在南里王村的朋

友联络。朋友告诉他：“外面有人拉菜进去

卖，就是价格稍稍贵了一点，一棵白菜卖到

了 30元。”
根据最初的疫情防控措施，西安多家医

院停诊，医护人员则留在院内值守。康鑫是

西安红会医院运动医学科医生，也是医院志

愿者服务队队长。这家知名的骨科医院有 40
多个病区，在院患者 600多人，加上陪同和医
护，每天每餐需要 1000多份餐食，全靠医护
志愿者运送。但在作为外科医生的康鑫看

来，还有一类事，比吃饭更加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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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日下午 6点，康鑫接到朋友的求
助微信，称邻居张成（化名）急需医生帮助。
张成所在的小区位于雁塔区东仪路，

已经封闭管控。不到一个小时前，张成躺在

床上休息，被儿子当成“蹦蹦床”踩了，膝盖

“当时就感觉跑偏了”。

张成试着拨打“120”，得知就诊需要
“社区安排”。按照当时西安发布的就诊流

程，居住在封控区的张成需要联系社区工

作人员预约定点医院后，再由街道安排专

用转运车“点对点”就医。情况紧急，他通过

微信，联系上了康鑫。

收到伤者发来的微信图片，康鑫看到，

张成左腿的膝盖已经偏到身体外侧。“髌骨

脱位。”这位医生很快作出诊断。在红会医

院，他平均每个月都要急会诊很多这种髌

骨脱位的患者。

他拨通张成的视频电话，在充分告知

各种预后情况的前提下，指导他的家人，

“通过手法复位，能解决他目前最要紧的问

题”。康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成的

情况不是非常紧急，不一定非要到医院处

理，自己远程指导，也许能把转运救护车这

些公共资源让给最需要的人。

视频接通了。康鑫让张成的儿子拿着

手机，把摄像头对准膝盖部位，然后指挥张

成父亲“哪个指头下压，哪个指头要发力，

按着腿往哪个角度使劲，往哪个方向抬”。

康鑫回忆，老人不懂专业的医学知识，但

“能狠得下心听指挥”。一分多钟以后，张成

膝盖的“绞索”状态解除了。

康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并

不是红会医院唯一一个远程帮助封控区病

人的。在自家小区的业主群里，运动诊疗中

心主任郑江也收到了求助：“郑主任，我娃

胳膊脱臼了，您能不能来帮忙看一下。”

一直坚守在医院的郑江拉来一位科室

医生当模特，找来另一位医生拍下一段 19
秒的手法复位视频，告诉患儿母亲，听到弹

响声就可以了。母亲对照视频操作，很快成

功复位了孩子的胳膊，郑江在群里收到一

片“大拇哥”。

比起没饭吃，梁炎平更害怕生病。刚刷

完墙的房间格外潮湿，但他和工友甚至不

敢开窗通风，“现在还好，万一感个冒也没

地方治，吃药也没地方买，更难受了”。

寒冬腊月的西安，平均气温在 0摄氏度
左右，到了晚上还会降到零下。屋里没通暖

气，两个男人睡在一起，“抱团取暖”。两个人

不仅是工友，租住在南里王村时也是邻居，

这让这段“同居时光”少了几分尴尬。闲着没

事，他们会聊一聊老家的情况，盘算着工地

上还有哪些活儿没做，哪几个地方的工钱没

有收回来，还有多少工人的工资没发下去。

晚上 6点，天一黑，屋里的温度就直线
下降，两人冷得钻进被窝，一直挨到 10点，
“犯困了，手机往边上一撇就睡着了”。这些

天来，早上不到 5点，梁炎平就会被冻醒，
在被子里来回翻腾，直到 8点起床。
早上，他要下楼到小区里排队接受核

酸检测采样，最初每两天做一次，28日
开始变成了每天一次。“做完上来刷一会

手机，中午吃完饭，再继续刷手机，刷到

5点再吃饭，吃完饭就去躺着刷手机，直
到睡觉。”年过花甲的他正在经历人生中最

艰难的一段日子，与往常不同，新闻成了他

每天的必需品。“前一天疫情是个什么情

况，会不会得到扭转。”他期盼着能在手机

屏幕里看到，“什么时候能回去，尽快结

束这种生活。”

所有人都抱着相似的期待，为了那一

天早点到来，许多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

德善厨房成了“力量的中转站”。一位

台湾同胞捐赠了 1万元；一家武汉的心理
诊所捐赠了几千元；一所武汉的幼儿园义

卖了孩子们的画，捐了 1000多元；一位武
汉微光救援队队员 4天两次开车往返西
安，送来物资；一名执行任务还能出入厨具

市场的西安警官，联合同事捐赠了一个猛

火大灶；一位路边的保安买来馒头；而一个

坐救护车到医院给孩子取药的父亲则专程

赶来，把一沓百元人民币塞到许凯手上，让

他“能买多少（菜）买多少”。

“哥，那你是谁，你是谁嘛？！”许凯推不

掉这份心意，追着那位父亲跑，用陕西方言

大声问。

“额是⋯⋯额是⋯⋯”男人语塞，一边

跑一边急忙道，“额是中国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左 橙

后来，章为平想过，如果那天自己选择

直接往北走，也许就永远错过那棵波氏山

核桃树了。

然而好奇心驱使他向南行进，直到发

现可能是“体型最大的中国新记录物种”。

从没见过的山核桃树

它实在太大了。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系的博士研

究生，章为平见过很多植物。他 2014年就开
始进行植物野外采样，跑过全国 26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野外作业时间超过 600天。
自打进入植物学这个研究领域，他在

显微镜下看过细小的苔藓，也在野外看过

几个成年人合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却很

少有超越这一次的激动时刻。

这是一株生长在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

坡头乡的山核桃树，人爬上它的主干，看上

去像松鼠一样渺小。山核桃树正是章为平

的研究对象。他发现，这棵树的叶子呈宽倒

卵形，而中国有记录的山核桃树叶大多为

披针形。章为平作出了最初的判断，这是一

个之前在中国没有任何记载的物种——它

可能是“体型最大的中国新记录物种”。

这是 2021年 7月底的事。章为平到云
南进行野外采样，搜集在云南有分布的核

桃科植物材料。到昆明以后，他约上相熟 7
年的本地司机角叔，计划好路线和采样点，

两个人开始在云贵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开

车、爬山、上树。

在个旧市，章为平遇见了几株越南山

核桃树，部分生长在陡峭的沟谷中，他和角

叔采集好叶片、果实和枝条。由于位置太危

险，几株树木难以够到，采样的收获并不太

好。途中，章为平接到麻栗坡林业局打来的

电话，说当地的喙核桃今年并没有长出果

实——他更加失落了。

那是下午 6点左右，章为平和角叔面
临分叉路口，往北往南距离相似的两个县

城，都可以选作当晚的住宿地。

路边，两名当地人正在修车。章为平顺手

拿起刚在个旧采集到的越南山核桃枝叶和果

实，尝试性地问他们，见没见过类似的植物。

其中一名中年司机说，在南边的大箐

（老寨）村见过这果子，“但叶子比你这个大

很多”。

“叶子大很多”引起了章为平的注意，

他半信半疑地踏上了这条往南的路途。

傍晚 7点多，章为平和角叔抵达目的
地时，夏日的太阳即将没入远处的哀牢山

脉。穿梭在村中的土房子之间，章为平遇见

了一名中年村民。

他一边问路，一边掏出树叶子。

“有的有的。”中年村民看了看叶子，自

信地说，带领章为平往后山走。

在落日仅剩的余晖中，章为平一边走

一边猜想，“叶子大很多”的那棵树，可能是

叶子比其他山核桃树大一些的喙核桃；或

是在云南广泛分布的越南山核桃，只是恰

好这株叶子长得较大。

没走多远，在连接村子与后山的路上，

章为平见到了村民口中的树。他很快判断，

这不是喙核桃，也不是越南山核桃。

为遇见波氏山核桃感到庆幸

章为平回忆，自己当时作出判断，就像

考试时候做选择题一样，确定排除了

BCD，答案只能是 A。
然而针对这个“A”本身，章为平却不

敢下结论。

他采下叶子仔细观察，越看越觉得，这

是一个中国此前没有记录分布的物种。

晚上，章为平住在国道旁卡车司机的

落脚点，他把那棵陌生核桃树的形态照片

发给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系核桃团队学术带头人张大勇教

授，很快收到了更加确定的回复。

根据图片，张大勇猜想，该山核桃树可

能是分布在周边东南亚国家的波氏山核桃

（Carya polianei），之前中国被认为没有该
物种的分布。有记录的两份古老标本采自

越南（1937年）和老挝（1932年）。但章为平
称，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不靠近中越边境，大

树从形态上看也不像引种，树龄有一两百

年以上，像土生土长的传统树种。

张大勇当时就断定，这是一个濒危物

种。如果真是波氏山核桃，就要呼吁进行抢

救性的保护。他叮嘱章为平次日再去观察，

确定周边还生长了多少个体。

山中网络信号不稳定，章为平托华东

师范大学廖帅博士帮忙下载相关资料。在

那份微信发来的原始发表文献中，他看到

了宽倒卵形的叶子，此时他已经明确了答

案，那个“A”选项，就是波氏山核桃。
第二天，跟着村民向导，章为平在附近

的洗马塘村见到了一株又一株的波氏山核

桃树，一株比一株大。有村民说，“这是我们

的神树，我小时候神树就这么大了”；也有

村民指路，“对面能看到的山上也有很多”。

章为平顶着酷暑高温，又赶了一座山。

在余初村后山，他找到一片密林，边缘林生

长着喜树（经济林，生长快），中间林则生长

着许多波氏山核桃树。

章为平不禁为其中一棵大树惊呼。因

为没带卷尺，两人试着合抱这棵树，只能抱

住树干的一半腰围。

在内心深处，章为平为遇见波氏山

核桃感到庆幸。上世纪 60年代以后，波
氏山核桃在地球上销声匿迹，曾有植物

学家特意去它的模式产地越南找寻却没

有找到，怀疑它们在森林砍伐的过程中

消失。

这一趟，章为平发现了 50余株波氏山
核桃树。“神树”分布的 3个村子，村民都将
土地开垦种植了玉米、三七和黄精，但“神

树”没有被砍作木材和柴火。

也许是因为当地村民对后山怀有特殊

情感，不会轻易砍伐后山的林木。但章为平

觉得，林子边缘栽种的喜树可能会影响波

氏山核桃的生长空间。他的发现，将为中国

山核桃植物资源调查和山核桃的品种选育

作出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查阅资料获悉，

2020年《生物多样性杂志》报道中国共发
表高等植物中国新记录物种 48个，这些发
表的新记录物种绝大多数都是草本植物，

而体型较大的中大型乔木则新增极少。章

为平介绍，新发现中大型乔木的难度较大，

因为较大的树木一般在野外很难逃过相关

科研人员的眼睛，自己遇见这么大的波氏

山核桃树，属于极其偶然的事件。

核桃家族

张大勇催促章为平抓紧写出学术论

文，并呼吁当地政府对波氏山核桃进行抢

救性保护。

然而，7月的山核桃果实还未成熟，章
为平为了补充 10月份成熟果实的数据和
图片，论文直到 12月才发表出来。这成了
他的一个遗憾——成果没有在 2021年 10
月份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COP15）期间发表。
大树成熟的果实，是委托当初村里那

位向导采摘、邮寄来的。这位村民原本阻拦

章为平采摘“神树”的叶子，但听了“用于科

研、保护”的解释，态度很快就转变了。

2021年国庆长假期间，章为平再次去
建水县坡头乡。他这次带上了无人机、软尺

等设备，对那里的波氏山核桃树进行更加

充分的记录和测量，得到了更加精确的数

据。最大的那一株，高 40余米，胸径约 2米，
树龄超过 300年。这些数据表明，波氏山核
桃很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体型最大的

新记录物种。

回北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章为平

把从云南带回来的种子都栽进了花盆，并

放在实验室里精心养护。

半个月以后，山核桃顺利萌芽，长出了

3片小叶。北京的冬天来了，章为平把花盆
搬到了温室。

2021 年 12 月 23 日，国际刊物 Phy⁃
toKeys正式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引起了国
内外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核桃

科化石和形态的世界权威专家斯蒂芬·

R·曼彻斯特联系张大勇的“核桃团队”，
希望能借阅一些波氏山核桃果实样品作科

学研究。

核桃团队主要研究核桃科这个大家

族，包括吃的核桃（栽培核桃、泡核桃和山

核桃）、用作文玩的麻核桃和核桃楸，常见

的乡土树种枫杨、化香树，以及北半球森林

重要的组成树种青钱柳、黄杞和马尾树等

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在这个大家族中，被人们广泛知道的

是作为坚果的核桃（也称胡桃）和美国山核

桃（碧根果），波氏山核桃与这两个物种的

亲缘关系很近。当地有些村民会在波氏山

核桃果实成熟的时候，捡起一些晒干来吃，

但碍于取食方式过于原始，多数时候难以

真正尝到它的独特风味。

“核桃团队”的白伟宁教授表示，目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并未收录波氏
山核桃的信息；而根据 IUCN物种红色名
录濒危等级和标准，波氏山核桃的濒危状

况应评估为极危（CR），随时面临着灭绝的
风险。她在发表的文章中建议，该物种应增

补列入新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以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他们调查发现，波氏山核桃生长在石

灰岩山地，海拔介于 1000-2050米。在中
国云南目前所发现的 3个破碎化的极小种
群中，波氏山核桃是乔木层优势物种，其

根系能够伸入石灰岩中固着，是高钙、偏

碱性、土壤贫瘠等山区理想的生境恢复和

植树造林物种。

波氏山核桃可以作为木材供应的重要

林木树种，杂交后还蕴藏着坚果品种选

育、生产的经济价值。另外，波氏山核桃

所具有的联合属内多个大洲物种的形态特

征，对研究山核桃属的古植物学也具有重

要意义。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

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已故的复旦大学教

授钟扬生前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2017年
5月，钟扬教授是章为平的硕士答辩主席。
“作为植物学者，我们坚持走在他的

路上。”章为平说。

你好大树，我们好像从没见过

最大的小事

梁炎平暂住的房间。 受访者供图

西安红会医院郑江医生为患者录制的手法复位示范视频截图。 受访者供图

德善厨房的志愿者正在切菜。 受访者供图

一株巨大的波氏山核桃树，可能是中国体型最

大的新记录物种。 受访者供图 章为平种下的波氏山核桃长出了叶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左 橙/摄

章为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动植物标本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左 橙/摄


